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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段段老老城城墙墙的的湮湮没没

数百年的古城墙已成破败土堆，
隐于铁路和商品楼盘裹挟下的一隅，
宋元瓷窑遗址被杂草和居民区扔下的
垃圾湮没，习惯了消费文化的现代都
市人，已很难解释“南门遗韵”的文化
内涵。高楼大厦的鳞次栉比，湮没了已
经奄奄一息的文化遗迹，也扩大了市
民文化中文化荒漠的范围。

6月14日，是2014年文化遗产日。
记者在此之前走访了德州城区部分历
史文化遗迹，试图追寻这片文化荒漠
中的绿洲。

今年65岁的赵文英已经
记不清，具体在哪一年种下的
柳树，现在已经长到快跟10米
高的老城墙一样高了，却依然
没有阻止城墙裂缝里的尘土
不断地滑落。

瓦砾丛生的土堆上，挡不
住岁月雨水的冲刷，总有尘土
和碎瓦片滑落的痕迹，如果不
是有水泥墙围住和文物保护
标语，很难看出这小小的土堆
诞生于明清时期。

雨后的土腥味弥漫，稀稀
朗朗的韭菜苗儿围着墙生长，
斑驳的菩萨像爬满泥水。赵文

英走进这块十米见方区域，俨
然走进自己的家中。

其实，往北一墙之隔，就
是她家简陋的平房，往西再隔
一堵墙，就是京沪铁路线的铁
轨。赵文英说，这辈子她就跟
老城墙和铁路有着无尽的关
联和记忆。

童年时，赵文英就喜欢爬
老城墙，沿着土堆滑到地面。
后来，城墙成了城里修路平地
的取土地，逐渐消失在日新月
异的城市建筑中，直至剩下这
一隅。

成年后，赵文英嫁给了在

铁路公安系统工作的丈夫。记
忆中，丈夫总会谈及在火车站
遇到被遗弃的孩子，并且领回
三个。这领养的三个孩子中，两
个已经离开了这里。最小的儿
子，因为残疾，还跟着她生活。

20多年前，丈夫因脑出血
突然去世，家中依靠顿失。无
奈之下，赵文英攒了几千块
钱，买下老城墙和铁路夹着的
偏僻角落的平房。

又回到跟老城墙和铁路
打交道的生活，赵文英却苦守
了20年——— 每天听着火车轰
鸣声入睡，时不时再爬上斑驳

老城墙，往缝隙里塞满泥巴，
唯恐它坍塌。

起先，赵文英的户口在德
城区新华街道办维新街，几经
周转又落到南营街，但她的生
活里却始终有老城墙和铁路
的印记。

如今，她和残疾儿子靠几
百元的低保为生。除了在前两
年被文物部门圈起来的院墙
内种点菜，她再也无力爬上墙
头了。20多年，火车的轰鸣声
未改，但她砌起来的菩萨像、
靠墙盖起来的小屋早已失修，
尽显斑驳。

城墙根下的农家

赵文英往东穿过正在施
工的工地，走上几十米，就是
车水马龙的迎宾大街，往南不
远就是德州火车站，古老的遗
迹与现代化的城市，距离是那
么近。

原始的煤炉、木板拼接的
板床，零乱地摆放在上世纪盖
起来的平房内。在老城墙根下
自己种菜，自给自足……尽管
离闹市很近，赵文英的生活方
式，却跟那些高楼大厦上的人

们格格不入。
紧邻她家平房的楼盘，一

期高层住宅已经交付，二期正
在紧张地施工。工地西墙围挡
上，有一弯腰才能通过的小洞，
穿洞而进才能发现这隐隐于市
的一排平房。

抬眼往东看，钢筋水泥的
高层建筑，密集又霸道，把古老
的城墙逼仄到只剩下背靠火车
铁轨的一隅，在这一片区域内，
商业综合体和居民楼扎堆的城

市中，如果不专门去寻找，很难
找到赵文英的所在。

跟赵文英一样，湮没在城
市水泥森林里的，还有这数百
年横亘在此的老城墙。据她回
忆，小时候，这堵墙一直延绵到
迎宾大街那边，这里是“靴子
尖”形状城墙的拐角处。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苗
家胡同和后来称为寒绿胡同的
地方附近，西城墙被扒了两个
豁口。没过多久，有犯人被押

着，在“小窖城”一带，扒城砖，
取城土，填埋卢家大院东的高
家海子，给他们自己修建起了
德州监狱。

德州城的城墙也就在这之
后悄然涅槃，退出了历史舞台，
只留下小西门西北“靴子尖”上
的一堆约十米长，五米厚的“土
堆”。

直到2012年11月8日，德城
区人民政府在墙体高约10米、
宽约10米、长约15米的区域内

建起院墙，德州城墙遗址才得
以被保护起来，当年4月，这里
被德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
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探头看一旁的工地，听到
工地上轰隆隆的机器声，赵文
英心里泛起一丝难过：“终究还
是一堆土啊！始终拗不过时
间。”

再也无力爬上城墙头，一
次次浇筑它。年老体衰的她，只
剩下满满的记忆和叹息。

由老城墙穿过迎宾大街路
东，往左是新盖楼盘的商铺，往
右是一家小高层密集的新居民
楼，中间有一座上世纪老式建
筑，依然孤寂地存留着。

这座名为德州方向机厂的
老建筑内，旧时的大会堂早已
凋敝，仅剩几间靠门口的屋子
被用来作为洗车操作间。

“有什么好看的，嘛也没
有！”6月11日上午，门卫马师傅
听说记者要进去寻找宋元瓷窑
遗址，直截了当地劝道。在这位

方向机厂老员工的记忆里，刚
出土时的德州运河岸畔宋元瓷
窑遗址内，一两米的青砖和窑
洞还在，现在早已湮没。

顺着他指引的方向，拐了
三道弯后，在一幢烟囱下，看到
一块长满杂草的空地。废旧的
黑色铁栅栏，高低突兀的土堆，
七零八落的周围居民扔下的垃
圾袋，成为这里的底色。

这里最早被发现是在2006
年，德州市文物部门在厂区的
东南部首次发现这座废弃的宋

元时期瓷窑。这座京杭大运河
故道东岸瓷窑内，出土了多枚
锈蚀的铜钱，其中有一枚宋代绍
圣元宝。另外还出土了3枚白瓷
垫饼，三彩瓷俑残片和宋元时期
瓷器碎片及一些动物骨骼。

根据窑室形制和出土器物
及残存现状判断，该窑是一座
早年废弃的宋元时期瓷窑，这
是首次在德州境内发现宋元时
期的瓷窑。德州瓷窑址的发现
不但填补了德州地区陶瓷发展
研究史上的一项空白，证明了

德州地区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存
在陶瓷制造业，而且其烧造工
艺在当时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水
平，同时也为研究我国北方陶
瓷烧造工艺、窑系分布和延续
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2006年9月，德州方向机厂
的土地拍卖过程中，为保护瓷
窑遗址，市政府回购遗址所占
用土地27亩。至今，这里仍未开
发。据考证，中国古代制瓷技术
历代有进步，到宋元时达到最
辉煌的时期。当时，运河两岸名

窑辈出，从《中国宋代瓷窑分布
图》来看，当时山东有两处，分
别位于今淄博和德州。重见天
日的德州窑不但为北方龙泉、
青花和红绿彩等众多瓷器找到
了出产之地，也使这一黄河中
下游极为重要的窑口重新回到
世人视野。

然而，如今除了这里曾经
出土部分瓷器陈列在博物馆
内，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世人
再难寻找到关于它的些许印
记。

11日下午，在德州市东方
红路与解放大道交叉口，“南
门遗韵”景点旁匆匆路过年轻
人，都往观湖城、步行街的方
向购物逛街，鲜有人能说出

“南门遗韵”来由。这座运河古
城的历史记忆，缺失在现代人
脑海中。

“城市里也有荒漠，文化
的荒漠！”德州市运河研究会
会长刘金忠认为，随着经济发

展和城镇化加快，一种模式化
的容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
产的消费文化，涌向曾经历史
文化丰蕴的德州，消费需求被
扩大，文化传承却被消释。

刘金忠说，古南门只是德
州作为运河古城的文化遗迹
之一，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德
州有好多历史文化遗迹消失
不再。如上世纪50年代，随着
德州城墙的拆除，雁塔和振河

阁彻底消失。
“雁塔题名”代称进士及

第，雁塔上除了记载明朝德州
的61名进士，康熙年间，德州
进士田雯，筹资对雁塔进行
了修缮，同时补题了清顺治
到康熙年的进士1 6人，举人
28人。

作为董子文化街牌坊“三
策固本”的题词人，刘金忠认
为，这些古迹即便存在，也已

经是破败斑驳，但它背后记载
的厚重的历史，不应该被人
们忽略。雁塔上记载的人数
之多，与德州历史上康熙乾
隆年间的作家群的出现有一
定关系——— 那时候田雯、卢
见曾等人的存在，吸引了包
括纪晓岚、郑板桥等著名文
人前来交流，并形成了史料和
诗作。

刘金忠认为，即便有些文

化遗迹分散或者限于财力难
以很好保护，但它背后的历史
文化资源不应被忽略，更应该
深入挖掘并呈现在现代人的
视野里。

就像董子读书台，已经成
为德州的地标性建筑。当然，
并非所有的历史文化遗迹，都
应该去重建，但存在于城市人
头脑中的文化荒漠，需要重
建、修缮和传承。

湮没在水泥森林中

又一段历史的湮灭

城市里也有荒漠

夹缝中仅存的古城墙遗址（圆圈处）。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杂草丛生的古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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